
第 1 页

李尧臣

人在江湖

年（光绪十六 岁，就离开直隶年），我才

（今河北省）冀州李家庄，来到北京，在荷包行学徒。

年（光绪二十年），经人 会友镖局。介绍，加入了

为什么我能够进镖局呢？因为当时各县乡下，都讲究

练武。农闲的时候，在场子里练；农忙的功夫，晚上也

要在油灯下面练。所以一般人提到会不会武艺，总说

你熬过两灯油么？当时地方很不安靖，练习武艺，一

则可以防身，二则可以保卫家乡。我自小就跟着老师

傅练，会打太祖拳。但更主要的是，因为离我家乡不

远，有个绢子镇，非常繁荣，比县城还热闹。绢子镇

上，开有很多镖局，会友镖局南柜就在那里。我家里

和镖局早有来往。我也因为会点武艺，久想当个保镖

的达官。所以在荷包行学了几年徒之后，又改行入了

镖局。

当时北京城有八个大镖局，会友、永兴、志成、正

保镖生涯



第 2 页

兴、同兴、义友、光兴、 ，都在前门一带。会友镖局

是最大的一家，开设在粮食店南头路西。另外还有些

跑散镖的，没有镖局这么大的规模，可是名气大的，

也总有人找他们保镖。其中最有名的，就属贯市李

家，相传是彭公案中神弹子李五的后人。在我进镖局

的时候，正是会友最盛的时代，在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

天津各地，都有分号。镖局的规矩，和一般商号不同，

都是师徒关系。那时，南北各地，师兄、师弟、师叔、师

大爷，共有 多人。常在北京柜上的，总有二三十

人。总管事的人，我们称之为当家的。当时的当家的，

名字叫作孙一廷，一般人叫他老孙四，我们称他孙四

掌柜。

进镖局的首先得拜师傅。我的师傅名叫宋彩臣，

师傅的师傅名叫宋迈伦，是清朝中叶有名的拳师。我

在家学过太祖拳，乃是外功。镖局子的人全凭一身功

夫吃饭。我的功夫还不到家，拜师以后，首先是跟着

师傅学武艺。先练拳术，叫做三皇炮槌。三皇也叫作

三才，就是天、地、人。后练六合刀。随后又练大枪，

三十六点，二十四式。十八般武艺，差不离都练到了。

以后又练水上的功夫。水里得使短家伙，分水揽、雁

月刺、峨嵋刺、梅花状元笔之类，学了不少。水陆功夫

学会了，就学使暗器。一般都知道，有些镖行的人能

使飞镖，因此有人以为镖局的得名，就是因为使用飞

镖的缘故，这实在是一种误会。所谓保镖是指保送的

财货、银两，所以装着财货、银两的车辆就叫作镖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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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货银两被贼截去，就叫丢了镖。镖局的镖旗、镖号，

都是因此命名。至于飞镖，不过是一种武器罢了。镖

行的人未见得人人能使飞镖。飞镖也叫斤镖，因为一

个镖的重量足有一斤重小说上说什么金镖，那是念

别了。哪有用金子打镖的呢？斤镖比较笨重，身上不

能多带。常用的暗器，还有紧背花装弩、飞蝗石子。

学会了软硬功夫，还得练飞檐走壁，蹿房越脊。

所谓蹿房，是攥着房椽子头，往上一翻，一丈多高，一

蹿就上去。落到房檐上，要轻轻落 下，不能有动静。越

脊，是说越过房梁，在房梁上走，不能在屋瓦上行走。

踩在瓦上，嘎嘣 一声，把瓦踩碎，别人就发觉了。因此

就叫做蹿房越脊、飞檐走壁。上了墙，照例要在墙上

往下面了望。看看院子里或花园子里有没有沟、井、

翻板，有没有狗；听听有没有大人说话孩子哭。有时

还要用问路石试探一下，要没有动静，才能翻身跳

下；跳下去也要轻轻落下，不能有响声。

学会了飞行本领，还要练马上的功夫。古来作

战，有车战、水战、步战、马战。保镖也得准备这四样

和敌人打仗的技术。因为镖客在镖车上，拿着长枪，

就和古时车战仿佛。在船上水里和敌人交手就是水

战了。步战、马战，更是常有的事。和我同时，有名的

镖客，有同兴镖局的武老飞，永兴镖局的葛老光。会

友镖局里，我的师父宋彩臣，也是赫赫有名的。师叔

鲁玉璞久走南路镖，武艺也十分出色。还有王芝亭、

王福泉、胡学斌，都是会友镖局中有名的大辈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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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时代，社会挺不安宁。各地都有贼人铤而走

险。有七八十人一伙的，有二三十人一伙的，也有三

五成群的，盘踞在各地。所以行路的人，就得找会武

术的人保护。起先，有些会武术的人，住在客店里，等

候客人雇用。他们只推着一个小车子，客人雇妥了，

就推着小车子 里地，这是保镖的上路，一天要走

源起。后来买卖一天比一天发达，就自己立个字号，

开一家车店，备有轿车，听候客商雇用，这就是镖局

子了。到了后来，又在各地设上了分号。

那时候，不仅单身的客人上路，要找镖局保护；

商人运送货物，更得委托镖局，才能防止贼人抢夺。

那些走马上任的官老爷（卸了任、发了财的更不消说

了），也得请求镖客沿途保护。最后，连地方官运送饷

银和各种款项，没有镖局随同保护，也休想平安无

事。当时各地运到北京的银子，都是装鞘运送，一运

就是几十万。运到北京珠宝市，化了之后，铸成银锭

交库。镖局子把银子运到北京以后，还要负责交库。

谁保来的，归谁去交。社会秩序越坏，盗贼越多，镖局

的买卖自然越发达。

保镖，有水路镖、陆路镖。水路镖，是乘船；陆路

镖是起旱。水路镖，镖客在船上保护；陆路镖，或者坐

在轿车里，或者骑马跟随护送。拿当时会友镖局的业

务来说，一共有四路的买卖。北路镖是张家口、热河；

东路是东三省，营口、吉林、奉天，到黑龙江省城；西

路到西安为止；往南是直到南京、上海。当时往南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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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两条官路，叫做东大道、西大道。东大道走任邱、河

间府往南；西大道是走卢沟桥、涿州、保定、石家庄、

冀州。要到上海、南京一带，须从河南郑州往南。水

路是由齐化门内河奔通州外河，沿运河往南。因为镖

局在外边走镖，北京城里有人往各地汇款，也都由镖

局代送。事前镖局子到各商号联络，到时商店就把汇

款连信送到镖局，请求代送。大约每带十两银子，给

五钱银子报酬。等于是现在银行汇兑的业务一样。走

镖的时候，捎带着就把这事给办了。

走镖，是镖局子头一项最重要的买卖；还有一项

重要的买卖，就是看家护院。当时秩序不好，不单出

门行路，有贼人拦路行抢，就是城里也不太平。所以

当时的大宅门、大商号都得有看家护院的。这些看家

护院的，不是他们自己雇用的，一般都是和镖局子接

头，由镖局子派人前往坐夜。后来外国人到中国办了

很多洋行、银行，他们也请镖局子的人去保护。前门

大栅栏、珠宝市一带的商号，后来组织起来，办了商

团。就由商团和会友镖局接头，替他们守夜。当时会

友镖局每天晚上派出守夜的师兄师弟，总有不少人。

如华俄道胜银行就由会友保护。大宅门找会友护院

的不少，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。

除了走镖、护院，还有一项买卖，就是保护库丁。

原来当年当库丁是一项很肥的差使，库丁可以从银

库里往外偷带银子。尽管防范很严，如库丁出来时要

裸体打一个跟头，但库丁还可以从肛门里把银子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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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带出来。因为库丁这样发财，北京城里就有混混

儿，专抢库丁，等于绑镖勒赎。因此，库丁上班下班，

都得找镖局保护，才能不被流氓绑去。

除此以外，当时北京的宝局（赌窟）和娼寮，也要

请镖局派人保护。这是另外一些镖局所做的买卖，这

些镖局，不在前面所说八家之内。因为他们专和这些

娼寮、宝局打交道，八家镖局的人都看不起他们。

当时镖局给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服务，能拿多少

报酬呢？那倒为数不多。拿护送饷银来说吧， 万两

两银子也就给 银子。保镖的人，每个月也就挣四

五两银子，头儿们也多不了多少，七两二钱银子，那

就是最多的了。有人说，李鸿章找的护院的，每月给

几百两银子。据我所知，可没有这么些个。到了年终，

柜上赚了钱，大家可以分点红，但那时当家的吃大

股，一般人分的也不多。护送大官上任，遇见官儿高

兴，送到以后，赏个十两二十两的，那是外快，不在正

式收入之内。一个保镖的，每月虽只挣几两银子，可

是吃的是柜上的，而且好吃好喝，生活还是挺舒服

的。镖局子制度也不像买卖家那样紧，彼此都是师徒

关系，论起来，是一家人，更不像当官差的有什么阶

级高低大小，因此，一般都觉得干这行挺自由、挺舒

服。所以我学了几年徒之后，就放弃了荷包行，入了

会友镖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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镖行话趣

我进了会友镖局以后，就跟师傅宋彩臣练习武

艺。保镖的光会武艺还不行，必得学习行话。当时买

卖家各行各业，都有行话，镖局子也有镖行的行话。

不过，镖行的行话，不仅是在同行之间应用，主要是

和江湖上的贼人见面，必须用行话交谈。这种行话，

我们叫做“春点”，一般人就称之为“江湖黑话”。镖行

和贼打交道，首先得会“春点”，彼此拉交情。镖行必

须和气，光凭武艺高强，想制服他们，那还是不行。

我们镖局子里，白天在柜上，除了吃饭就是练

武，傍晚，该去坐夜的就纷纷到各家住户、商号坐夜

去了。轮着谁出去走镖，就得出去走镖，大约一个月

平均轮上这么两趟。走镖的时候，看保的货物多少，

由当家的派人。少则一两个人，多则十来个人（大约

保一万两银子用一个人）。人多了，总有师傅或师叔、

师大爷们带着，一切听他指挥。进了镖局以后，就得

跟着保镖。刚进门的徒弟也是一样。所以徒弟也领

工钱，不过比较少点。走镖的时候，遇见贼 两下没人，

说好，得交手了，当徒弟的格外得拚命向前。因为保

镖全看个人的胆气，当徒弟的要不卖力气，让别人看

着，就显着“没种”，没法出头了。总之，做贼的人，固

然是亡命，保镖的也是亡命。你要豁不出去，不跟贼

人较量较量，丢了镖，得赔帐不说，往后谁还找你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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镖行的规矩挺严，走路有走路的规矩，住店有住

店的规矩。当我走镖的时候，早已不推小车了。客人

坐在车上，货物也分别装在车上，车上插上镖局子的

镖旗，保镖的骑着马跟在车前车后保护，一路上紧睁

双目，刻刻留神。当时地方不靖，遍地是贼，有数十人

一伙的，也有三五成群的，还有一两个藏在树林后

面，看见单身人走过就行抢的。最后这种人，俗语叫

作“打杠子的”，多半不是久惯做贼的，不懂贼的行

话。他们见了镖局的大批人马，一般不敢出来行抢。

保镖的到傍晚太阳尚未落山，就要找店房住下。

进了店房，必须派人守夜，以免夜间有什么闪失。进

店以后，喝水吃饭，可不能洗脸。因为常在外面走道，

一洗脸，让风一吹，就要裂口子。吃完了饭，守夜的守

夜，不守夜的就去睡觉。第二天，天还不亮，就要抓早

赶路了。

既然当时遍地是贼，走在路上就免不了和贼打

交道。贼人隐藏在各处，冬天往往在地里趴着，夏天

就在高粱地里藏着。有时打扮成种庄稼的、砍柴的，

很难分辨出来。有些贼人往往在道路当中放上一些

荆棘，拦住人马的去路。这些荆棘有横着放的，也有

摆成十字的，不小心，马要让它扎着了，也就没法走

了。保镖的一看见路上有这些荆棘，就知道有贼了。

说句行话，这叫做“恶虎拦路”。这时，明知这些荆棘

是贼人放的，还不能自己下马把它挑开，必须作好准

备，和贼人见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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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，当头儿的立刻吩咐手下的弟兄们，作好准

备，举着枪，拿着刀，看住镖车；当头儿的自己却要放

下武器，紧走几步，向前准备和贼人答话。贼看见有

镖车路过，也有个为 首的上前，来和镖行办交涉。这

时候，镖行的头儿就要满面笑容，抱拳拱手，先向贼

人行礼，招呼一句：“当家的辛苦！”他也回答一句：

“掌柜的辛苦！”按着镖行的规矩“，贼”是朋友，遇见

了贼，就是朋友到了。如果是初次见面，他必问你：

“哪家的？”我们就说“：小字号，会友。”接着他又问：

“你贵姓？”我们就说“：在下姓 ， ”可是我草字

们不能问贼“：贵姓”。要一问，他就该疑心了，你要

拿我是怎么着。

“朋友”见面以后，必须拿黑话对谈，说明这一方

确是镖行，对方确是“江湖上的朋友”。黑话的内容，

不外两点：第一，彼此都是一师所传，应当讲江湖的

义气。更重要的，镖行必须承认，你这碗饭是贼赏给

你吃的。他问“：穿的谁家的衣？”就答“穿的朋友的

衣。”要问“：吃的谁家的饭？”就答“：吃的朋友的饭。”

这倒是句老实话，要没有做贼的，也就用不着保镖的

了。做贼的，每天以打劫行抢为生，看着镖行的情面，

有一部分“高高手，放过去”了，这不是做贼的给镖行

留下的这碗饭么？所以镖行称贼作“当家的”，跟称呼

镖行的“掌柜”一样。

两下里拉了一阵黑话，平安无事，放你过去。有

荆棘条子的，他就替你挑开，表示他同意“借路”，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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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通行了。临分别时，我们还要客气几句“：当家的，

你有 （某处）去，什么带的？我 来天就回到

来。”贼人一般说“：没有带的，掌班的，你辛苦了。”

按着镖行的规矩，走镖沿途要喊镖号，也叫喊趟

子。因此，走镖也叫做走趟子。镖行的镖号，就是“合

吾”二字。喊法又有种种不同。如在住店或过桥时，

喊“合吾”二字抑扬迂回拖得很长，这叫作“凤凰三点

头”。平时所喊“合吾”二字，就比较短促，有时就是简

单两个拍子“合、吾”。保镖的喊“合吾”，做贼的也喊

“合吾”。路上遇见贼，双方谈妥，他准你过去以后，他

就高声喊一个“合吾”。这时埋伏在附近的贼听见以

后，也要回答一个“合吾”。有几个贼，就要喊几声“合

吾”。有时贼人趴在地上，远远地看不见；但为首这个

贼喊了一声“合吾”以后，就听见远远的“合吾“”合

吾”，一声接着一声；贼人要多“，合吾”声就接连不

断，喊上好大的功夫。

路上遇见贼，就要上前用好言应付。平安放过以

后，就算没事了。遇见贼人不听这一套，硬要和你比

武较量分个胜负的，那就只好和他相拼了。真正动手

的情形，一百次也未必有一次。可是干镖行的死在贼

手里的，也不在少数。

当我走镖的时候，在直隶、河南等地还有红枪会

之类的组织，他们遇见镖行走过，必要找你比武。他

们倒不抢东西，主要试试你的胆量、武艺，没有两下

真功夫，遇见他们，也不容易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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镖局与贼

因为镖局子和贼讲“朋友”，所以贼到北京来买

东西时，我们镖局子就有保护的责任。当时官面上有

专管拿贼的采访局。他们称贼为“点子”。贼一进京，

采访局就在后面跟上了。可是一看见贼进了镖局，他

们就不敢拿了。为什么官面上还让镖局一头呢？因

为镖行有后台，我们称之为大门坎，也就是当时在朝

廷最有势力的大官。比如会友镖局，后台老板当时是

李鸿章。他应名算是会友的东家，可是也不用他出资

本。因为会友派人给他家护院守夜，拉上了关系，就

请他当名誉东家。采访局要得罪了镖局子，镖局子跟

李鸿章一提，一张二寸长的小纸条，就要了采访局的

命。所以他们就不敢找镖局子的麻烦了。

贼到了北京，来到我们柜上，他和谁熟识，就由

谁陪着。白天陪他出去买东西，晚上回局子里睡觉。

在外头吃饭的时候，都由镖局子会帐。一日三餐，好

酒好饭。做贼的进城，都打扮成买卖人的样子。进京

的时候，身边带着不少钱。他买东西，自己付钱，这倒

用不着镖局子破钞。

贼在北京住了几天，连买东西，带看热闹，住够

了，就由镖局子送他出城。临走时，起五更，由镖局派

轿车，还有镖局的人骑马护送。贼坐在轿车里面，送

出城后，镖局子人就回来了。赶车的人早由镖局子交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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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过，反正坐车的叫你把车赶到哪儿，就送他到哪

儿，什么话也不用问。送他到了地方以后，他一定多

给赏钱，决不少给。

贼进北京这几天，镖局子必须特别小心，决不能

让他出事。要是贼住在镖局里出了事，让官面上给逮

去，这一来，镖局子就算栽了。你再保镖，路上遇见贼

人的同伙，他必和你作对，镖就不能走了。所以贼人

来到以后，一定要小心保护；把他送走以后，柜上才

能放心。

镖行和贼，就是这样互相利用。正因为有贼，而

且贼讲江湖义气，镖局才能站得住，吃得开。可是镖

局和贼究竟是两码事。贼做的是没有本钱的生意，多

半是些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光棍；而镖局子的人多

是有家室的人。会武艺的人，要进镖局，并不是那么

简单，必须确实可靠，有人知底担保。所以做贼的人，

尽管镖号称他做朋友，可是贼决不能进镖局。镖局的

人忽然不干了，去做贼，这种事当然也不是没有的。

可是镖局子决不能容他。因为这种人离开镖局子去

做贼，必然和镖局子作对。

镖局子，除了应付贼，还得对付北京市面上的地

痞流氓。在北京城里当时专有这么一种人，社会上称

为“嘎杂子”，专门吃仓、讹库，到宝局跳案子。因为镖

局子专门保护仓丁、宝局，不能听凭他们讹诈，他们

就专跟镖局子作对。彼此断不了寻仇斗殴。在当时

有个最有名的嘎杂子叫作康小八。他和镖局子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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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一碰头，在哪儿遇见哪儿打。那时候北京城里从

珠市口往南一带，人烟稀少。镖局子常和康小八在天

桥一带打群架，仇越结越深了。

康小八是京东康家营的人，没有什么真功夫，就

是手黑。后来有了洋枪，他身上总别着洋枪，看谁不

顺眼，就给谁一枪。有这么一回事：他找个剃头的给

他剃头。他剃着头，信口问“：你知道北京城有个康八

太爷么？”剃头的说“：那小子不是东西。”他忍住气

问“：怎么不是东西？”剃头的说“：净胡来。”他又问：

“你认识他？”说“：不认识。”康就说“：好，叫你认识认

识他。”掏出手枪，一枪就把剃头的打死了。

康小八手下本来有一伙人，后来他就单挑了。他

打死的人越多，疑心越大，总疑心有人暗算他。黑夜

里走道，后面有人脚步比他快，他就给一枪。后来，康

小八叫五城练勇逮住，剐在菜市口了。

除了贼、流氓之外，还有专和镖局子打交道的，

就是“访友”的。当时江湖上有个习惯，叫作“以武会

友”。只要是会点功夫的人，到镖局子来拜访，照例抱

拳拱手，开言带笑，称呼“老前辈”。这一来，总得管他

一顿酒饭，临走送点盘缠，缺衣裳缺鞋的就送衣裳送

鞋。说是以武会友，也并不完全是比武。有来到柜上

练两手的，也有不练的。反正总得提名道姓，跟什么

人学过艺，哪一派的门徒。没多有少，就得送几个钱

花。真有名气的人没有出来访友的。

访友比武时，他就说“：朋友，我一不靠帮，专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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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教领教。”这就得比试比试。谁又不是跟谁真有仇，

交交手，比划比划，能分胜负就行了。所以上手不过

三两个招式，不像小说书上似的，一打多少个回合，

难解难分。访友的人，也有真有功夫的。遇见功夫好

的，镖局子就留下他在柜上帮忙。会友镖局子的李天

成、张立本、张化三⋯⋯这几位师兄弟就是访友的，

功夫好，留在会友保镖了。

劫 镖

前面说过，保镖遇见贼人，全凭江湖黑话和他周

旋，只要他肯点头借道，就算过去了。贼人急了，咱们

也不能急，总用好话对付他。所以保镖的以和气当

先，轻易不和贼动武。我们常说“：人缘就是饭缘”，要

凭武力压人，到处得罪人。强中自有强中手，那还吃

得开么！可是贼要不讲江湖义气，那也就顾不上了。

为了保住镖车，就得和他拼个你死我活。

出门保镖跟贼人交战，一交手，三两下，至多不

过五着，就得把贼赢了，才能保住镖车无事。记得有

一回，保镖路过固安县浑河以北摆渡路口，上了船，

船户一看镖车多，有钱，刚过了河，他们就要截我们

的镖。船户足有十多个，我们保镖的也有七八个人。

两下说拧了，动了手。船户用船篙，我们使硬家伙，拼

了一阵，把他们打败，才没出事。

还有一回，在郑州庙以南，晚上住在店里。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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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一早，起五更我们就动身了。刚走出不远，有一道

桥，贼人暗里把桥给弄坏了，表面上可又不显。带头

的，嘴里喊着凤凰三点头的镖号，正要过桥，桥坏了，

差点连人带马陷在水里，忙说：不好。知道遇见贼了，

直跟贼说黑话，贼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过去，只好与他

们交战。

庚子年闹义和团，镖行就不好办了。刚兴义和团

的时候，还没有怎么跟镖局子为难。义和团跟洋人作

对，什么东西沾点洋字，就犯他们的忌。那时已经兴

了洋枪了。保镖的人除了长枪短刀的旧式武器之外，

每人身上还掖个小洋枪。遇见义和团，他就要查你带

没带着洋枪，要让他查出来，就短不了麻烦。我们为

了防身，不能不带，可要让他们翻出来就给没收了。

年（光绪二十七年），会友镖局曾遇见这样

一回事：

会友镖局接了一号买卖，由 万保定往天津运

两现银。这是盐法道的银子，当时叫作“皇杠”。都是

两一个的大元宝， 个元宝装一个鞘。会友派了

个人保着，由河路分坐四条大船运到天津。船走到

下西河，遇见税务司拦住要检查。税务司有好几十

人，都穿着号坎，青坎肩，白边、白字“：税务司。”

镖局子的头儿赶紧跟他们打招呼，说：“我们运

的是饷银，没带私货。”税务司的人挺横，说“：我们奉

了上谕，饷银也不行，也得查。”等他们一上船，才知

道是土匪改扮的，要劫“皇杠”。我们当然不能轻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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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下就交手了。我们一个船只有两个人，他们一船上

多人。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。结果我们 个人

死了 个。剩下 个人，赶忙派人去报告地面，请求

官兵保护。官兵赶到一追，才把他们吓跑。因为银子

是 两 两一个的大元宝，他们抢到一个鞘

了手也没法运走，我们一追，扔得满地都是大元宝。

我们想法运回船上，还失落了不少。地面上想，一定

有落在庄稼地里被庄稼人拣去的，县里出了告示追

查，陆续又送回来不少。最后一计算，只丢了两鞘多

银子。这笔损失当然由镖局赔偿。

镖局子遇见这件事，当然不能善罢干休。派人一

打听，才知道为首的人叫作宋锡朋。宋锡朋本来是冀

州李家庄人，自幼武艺出众，后来加入了义和团。义

和团失败，他就聚了一帮人，在黄村南边庞家庄当了

土匪。开始只有五六百人，后来人越聚越多，声势越

来越大。我们走镖的没法走了，于是八家镖局一合

计，决定合在一块和他们交战。那次他们有一两千

人，镖局子才百十来人。宋锡朋两手使枪，枪法极好。

可是他的部下都不是练家子，手使大砍刀，只会些笨

功夫，不是镖局子的对手。但他们人多，又是以死相

拼，镖局子要想把他打垮也不容易。彼此纠缠了好几

个月，一直追到保定，才把他们打垮。宋锡朋跑到东

三省，入了马达子（胡匪）了。就在这一年，我们送个

官到吉林上任，走到老爷岭，恰好遇见了马达子，两

下交手。有人说，宋锡朋正在里面。我们怕他报仇，

来 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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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退回来去报告地面，由官面帮着我们，打了半天

才过了老爷岭。

到了 年（光绪二十八年），这时两宫已经回

銮，北京城又恢复了从前的秩序。会友镖局忽然得着

冀州衙门的来信，说是宋锡朋已经偷偷回到冀州李

家庄，在家里藏起来了。会友镖局就派焦朋林、卢玉

多璞带着我们 人前往冀州，由冀州马队带着，出

其不意地把宋锡朋的住宅给团团围困起来了。宋锡

朋是神枪手，可是架不住我们的人多。他把子弹打

完，只好和我们交手。焦朋林上去，用夫子三拱手的

拳法，把他擒住。这已经是五更时分，天将放明了。

宋锡朋被捕，押解到北京。西太后听说他是神枪

手，想看看是怎样一条好汉。宋锡朋带着脚镣手铐，

西太后一见，说“敢情是这么一个人哪。”后来，宋锡

朋又解到保定，在保定给杀了。人头砍了下来，在各

地示众了好多天。

当时，像宋锡朋这样流落为土匪的，人数很多。

在京西妙峰山有大和尚、二和尚；在京北怀来有大光

棍、二光棍，都聚众几百人。

有一回，师叔焦朋林带着我们 个人，保着花

市的麻镖，约值十几万两银子，走到八达岭遇见大光

棍、二光棍了。他们在山里用枪往外打。他们使的是

灌沙子儿的枪，威力并不算大，可是我们看不见他们

的人，不能还手，只有挨打。焦朋林就叫把驴驮子圈

起来，人都藏在里面，准备他们来劫镖时再动手。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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